1896年，也就是《火車進站》的隔年，盧米埃兄弟在一部名為《洗澡》的短片中，就已出現裸露的畫面（可惜影片已遺失）。美國則在1908年出現第一部色情影片，只是第一個電影檢查委員會就在同一年成立。從此，關於身體的呈現只能拐彎抹角地以影射的方式被觸及，或偷偷摸摸的在地下電影裡進行。之後「電影語言」建立，絕大部份電影工作者挑戰的反而是電影文法，而不再是身體的禁忌了。事實上，一開始電影本來就是為了觀察人或動物的身體而誕生的，具有科學或經濟上的目的。所以裸露一方面在創作上是被禁止的，但是為了票房，它卻無所不在。身體幻化為誘人的造型與線條，與西方傳統繪畫裡的裸露並沒有太大的不同。那是亮麗、完美、自足的身體，沒有疾病、痛苦與死亡。
68學運之後的女性主義與性解放，則將人們對身體的認知與思想結合，互探雙向可能的極限。Diane Arbus、Nan Godin與Donigan Cumming…等人的攝影，直探身體的隱私與皮囊背後的靈魂。身體不再是絕對的禁忌，衣物遮蔽下的真實軀體（每個人都有權力決定，自己願意讓他人看到自己身體的部位），與身體的私密性（關於身體的特徵、功能、疾病與老化狀態）全都成了藝術家探險的禁區。
然後，巧妙地，我們的肉體感應到那股焦躁不安，頓悟了生命的脆弱與無奈。身體會感覺、會思考，還會記憶。沒錯！我們的身體就像電影影像鬼魂般的特質，需要你不時地去觸碰它、攪動它，它才有重新找回生命力的可能。

